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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訊 •時間：6月1日 下午三時

•地點：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中大合唱團《去唱自己的歌》

何冀平和她的戲
穆欣欣

（
澳
門
篇
）

上世紀八十年代，父母移居澳門之初，買
過一本關於慈禧的書。那年代的家庭教育，沒
有親子共讀一說。我總是抓大人的書來看，不
知是否可視為 「共讀」 。長大後我才知道這本
名為《御香縹緲錄》的書影響頗大，是慈禧御
前德齡的回憶錄，好看在有很多清宮中的日常
生活細節。

何冀平老師向有華語劇壇金牌編劇的美
譽，約三十年前她就為香港話劇團寫了舞台劇
《德齡與慈禧》，並多次提及德齡的《御香縹
緲錄》為她的舞台劇的創作提供了重要靈感。
德齡公主的獨特經歷讓何老師看到了這段歷史
中罕見的亮色： 「一個生長於西方的中國女
孩，偶然闖入封閉的紫禁城，與慈禧太后產生
交集──這種碰撞本身就有戲劇性。」

一九九八年，我和父親都參加了在香港舉
辦的第二屆華文戲劇節。香港話劇團首演的
《德齡與慈禧》，是戲劇節的開幕大戲，亮相
即驚艷。我至今記得演出現場，舞台在場地中
央，觀眾在四面圍坐。而首演陣容則堪稱 「奢
華」 ，不可再得。盧燕飾演慈禧，毛俊輝飾演
光緒，前幾天與何老師聊天，她幫我回憶起德
齡的扮演者是黃慧慈。

來參加華文戲劇節的專家們觀劇無數，看
了《德齡與慈禧》後，紛紛感嘆： 「戲可以這
樣寫」 ！這是清宮戲，更是寫文化的衝突和融
合，具有跨文化、跨時代的命題。

那年，我第一次見到編劇何冀平。她被眾
多專家圍繞，和很多來自內地的戲劇界朋友是
故人重逢。天生 「社恐」 的我，不敢上前和何
老師說話。但何老師和我父親卻一見如故。

人與人的緣分很難說得清。
二十年後，何老師在回憶我父親的文章裏

寫道： 「我與穆凡中老先生一見如故，也是因

為戲。他特別喜歡我用話劇《德齡與慈禧》改
寫的京劇，也囑他的女兒穆欣欣小姐撰寫評論
文章，題目是《狐步舞：傳統和現代之間──
觀京劇〈曙色紫禁城〉》，穆小姐文筆好，思
路別致。」 （《尾聲》）

父親當年看了話劇《德齡與慈禧》後，把
這齣戲推薦給國家京劇院的老旦演員袁慧琴。
他認為袁慧琴的戲路適合演慈禧，希望京劇舞
台上能出現這樣一個慈禧的形象。父親的願望
沒有落空，二○一○年國家京劇院邀請何冀平
老師將《德齡與慈禧》改寫成京劇《曙色紫禁
城》，慈禧的扮演者正是袁慧琴。也是緣分，
那些年我的生活重心在北京，跟慧琴姐也走得
近。就像何老師在文章裏寫的那樣，父親給我
布置了一篇觀戲文章。

我跟慧琴姐去看排戲，而且還帶着當時只
有幾歲的兒子一起去。排練場上，有編劇何老
師在，還有在話劇《德齡與慈禧》裏飾演光緒
的毛俊輝。這一次毛Sir是京劇版導演。可惜
我的 「社恐」 無法根治，還是沒有上前和何老
師打個招呼、自我介紹一下，只帶着兒子坐在
席間默默看排練，這中間有何老師現場改詞，
有毛Sir給演員說戲。兒子習慣了從小跟我出
入劇場，平日好動的他，此刻絕不給大人添
亂。後來，我先生陪我看了《曙色紫禁城》首
演。何老師在這齣戲裏寫出了無可奈何之感，
令我難忘。

人與人的緣分很難說得清。
若干年後，我不僅和何老師常有聯繫，也

和毛Sir伉儷相熟。毛Sir的新戲，我去香港
看；毛Sir和美儀姐來澳門，也會約我見面。

其實，在《德齡與慈禧》之前，我就知道
編劇何冀平，以及她為北京人藝寫的《天下第
一樓》。

一九九三年，《天下第一樓》巡演到珠
海，我和父母從澳門奔赴珠海觀劇。周圍觀眾
多是帶着花生瓜子，一家大小出動。台上戲演
得熱鬧，台下觀眾吃得熱鬧，也聊得熱鬧，花
生殼、瓜子殼擲地有聲。儘管如此環境，我和
父母卻看得入神，因為戲太好看了啊。猶記劇
中有一聯：

「好一座危樓，誰是主人誰是客？
只三間老屋，時宜明月時宜風。」
它成了日後我們父女的 「暗語」 。只要看

到某些場合某些人的 「錯位」 ，便引用 「誰是
主人誰是客」 ，彼此心領神會。

二○二一年末，《天下第一樓》進入第五
百場紀念演出周期，我和先生、兒子在北京觀
此劇。桌前推杯換盞，盤中五味俱全。戲寫到
了極致，就是人生況味。台下的我也實實在在
地咂摸到了人生的五味俱全。

三十多年前看《天下第一樓》，我不僅記
住了主演林連昆、譚宗堯、呂中，還記住了編
劇何冀平。我記得何老師上過《戲劇報》（現

《中國戲劇》）封面。那時戲劇雜誌封面往往
為演員佔據，鮮有編劇露真容。封面上的何老
師，風華正茂，一襲長圍巾飄飄然，氣質出
眾。我不禁慨嘆，這麼漂亮，做編劇多可惜啊
（那時我認為演員才是最重要的）！我也記得
何老師在這期《戲劇報》談到 「尾聲」 ：尾
聲，是京劇傳統戲的收尾音樂，最後落在一個
半音上戛然而止。 「寫戲，最難的是結尾，最
有味道的也是結尾，結得漂亮的給人無限回
味，結得愚拙令全劇失色。我重視結尾，我的
劇結尾都有一個尾聲，力求深遠悠長、耐人尋
味，戲雖然結束，味道依然。」

父親於二○一九年去世，當時我一再地想
起何老師曾經說過的尾聲。 「尾聲」 這個半
音，既是欲說還休，又是餘韻悠長……

我和何老師都寫了悼念父親的文章，又都
以《尾聲》為題。何老師在文章中寫： 「就像
愛戲的穆先生的一生，結束在這樣一個 『半音
上……更讓所有相識他的人，回味不盡，懷念
不已。」

因為很想念父親，特
別期待即將在澳門藝術節
演出的新一版話劇《德齡
與慈禧》，但這一次父親
不會再和我一同觀劇了。
我也期待本月二十一日晚
何冀平老師在澳門談藝文
創作的講座。

我想為父親去聽何老
師的講座，並且再好好看
一次何老師的戲。



◀話劇《德齡與慈禧》劇
照。

中大合唱團團員大多數都是香港
人，平時對話亦使用粵語，但當語言從
「講」 轉為 「唱」 ，挑戰才真正開始。

「很多人以為，用母語合唱會比
較自然，但其實更容易感到拘謹。」 朱
振威說，用德文唱 「我愛你」 時，團員
們似乎更具表現力，但換成粵語，就容
易出現所謂的 「母語羞恥感」 。為了打
破這道牆，他常請團員用講故事的語氣
朗讀歌詞，幫助大家從 「能說出口」 ，
到 「敢唱出來」 。

除了心理層面的放開，還有聲音
技巧上的處理。粵語因聲調複雜、入聲
較多，或許在合唱中難以排練，但朱振
威認為這是技術層面的誤解： 「粵語也
有開口音和閉口音，只要理解語言結
構，就能像唱德文、意大利文一樣處理
聲音。」 他時常引導團員，把粵語的某
些發音，對應到歐洲美聲作品中出現過
的音節，幫助他們掌握唱粵語時的發聲
方式。記者在排練中留意到，朱振威的
引導效果明顯，團員發音清晰，聲音融
合自然。

【大公報訊】本地新銳小提琴家王倩兒將於六
月為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的 「香港藝術
家」 系列舉行演奏會，選奏不同年代和曲風迥異的
作品，一展其超卓琴技和靈巧多變的演奏風格。

是次演奏會中，王倩兒首先會獨奏巴赫的《夏
康舞曲》（選自《D小調第二小提琴組曲》，
BWV 1004），接着在青年鋼琴家吳宇晴的伴奏
下，演奏兩首出自挪威作曲家的作品，分別為當代
作曲家特耶．比約克倫的《前光小提琴與鋼琴曲》
和浪漫主義音樂時期著名作曲家葛利格的《第二小

提琴奏鳴曲，作品十三》。隨後王倩兒將會獨奏二
十世紀阿根廷著名作曲家皮亞梭拉為小提琴獨奏而
作的《探戈練習曲》中的第三、第四及第六首。最
後她將再次與吳宇晴同台，演繹史特勞斯的《降E
大調小提琴奏鳴曲，作品十八》，為演奏會畫上完
美句號。

王倩兒現為源．思室樂團的創團聯合音樂總
監，另擔任多個樂團的客席樂團首席及聲部首席，
包括香港歌劇院、香港大歌劇院、非凡美樂和香港
城市室樂團等。

她亦以特約樂手身份活躍於香港管弦樂團和香
港小交響樂團，並為樂．誼獨奏家樂團成員。她曾
於卡奈基音樂廳和柏林音樂廳等世界知名音樂廳演
出。2022年，王倩兒曾以首席小提琴身份出演譚
盾《淨土．蓮Immersive實景秀》的世界首演，另
於2023樂季為譚盾與西安交響樂團的音樂會擔任
獨奏，演繹貝多芬的《三重協奏曲》。

「香港藝術家」 系列：王倩兒小提琴演奏會6
月11日（星期三）晚上八時在香港大會堂劇院舉
行，現於城市售票網（www.urbtix.hk）發售。

《去唱自己的歌》音樂會粵韻悠長
中文大學合唱團赴美首演6.1香港預演

香港中文大學合唱團（下稱 「中大合
唱團」 ）將於6月1日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舉行《去唱自己的歌》美國首演預演音樂
會。音樂會將演出11部近三年面世的全粵
語混聲合唱作品，超過一半為世界首演。
曲目涵蓋現代新詩、民間口述文本、原創
歌曲，以及音樂劇與流行曲的改編作品。
這次演出後，團隊將赴美國印第安納州演
出3場，包括在印第安納州合唱指揮協會夏
季大會舉行示範講座。合唱團指揮朱振威
日前接受《大公報》訪問，分享演出的構
思與準備。

大公報記者 郭悅盈

中大合唱團多年來持續投入粵語合唱的創作與
演出，他們原定於2020年赴加拿大演出，因疫情
取消，自此久未外訪。 「等了很久，這次能再出外
演出，還是去美國，意義很大。」 朱振威（圓圖）
感慨道。

推動粵語合唱走出香港
這趟旅程，對朱振威而言，是推動粵語合唱的

一次延伸與實踐。從2008年開始，他每年都會委
約新作品，其中有些是粵語創作。然而，真正讓他
對 「粵語創作與合唱」 產生強烈意識的，是2014
年與台灣作曲家冉天豪的一次對話。 「他問我：你
們明明都說粵語，為什麼合唱曲這麼少用粵語？」
這句話讓朱振威一時語塞，也點燃了他推動粵語合
唱的決心。

不久之後，中大為顧嘉煇頒授榮譽博士，學校
邀請合唱團為他舉辦致敬音樂會，促成了一場以粵
語作品為主的演出《不朽香江名句──向顧嘉煇致
敬》。從那時起，朱振威更堅定地走在推動粵語合
唱的路上，持續委約創作，也逐漸累積起一系列屬
於香港的聲音。今年，中大合唱團終於將這些作品
再次帶出香港，開啟一次用母語自我介紹的旅程。

說起《去唱自己的歌》，
朱振威笑言，起名過程十分順
暢，也延續合唱團一路以來的

創作脈絡： 「2019年，合唱團推出第一張全粵語
專輯，名為《唱自己的歌》，其中冉天豪作品《尋
夢者》作為附贈曲目（Bonus Track）收錄在內；
到了2022年，我們辦了一場全粵語音樂會，乾脆
取名《再唱自己的歌》。今年準備將粵語作品帶到美
國，有團員提議 『既然要出發了，不如就叫《去唱
自己的歌》吧。』 」 這提議一出，大家一拍即合。

新作改編自廣東哭嫁歌
《去唱自己的歌》的節目單中既包含新作，亦

有過往作品。朱振威坦言，原本選曲時並沒有刻意
設定主題，但當所有曲目排好之後，才驚覺其中有
種 「離別」 的情緒貫穿始終。新作《開嘆情》組曲
改編自清末民初的廣東哭嫁歌歌詞，聚焦舊時女性
出嫁前的別離愁緒；《太平山之疫》組曲改編自同
名音樂劇，聚焦於面對疾病時的生離死別。現成作
品《回憶》與《竹蜻蜓》則更貼近個人：前者由移
民創作者郭曉楠所寫，回顧童年點滴，帶出淡淡的
懷舊與不捨；後者由李唯德創作，靈感來自送別好

友郭曉楠時的情景，以《多啦A夢》為象徵，講述
童年願望與現實的落差。記者現場聆聽合唱團排練
《開嘆情》組曲中的〈十二月嘆詞〉，當時團員們
置身走廊，無伴奏合唱搭配着樓內自然的回響，聲
音悠遠動人。這首佔據全曲時長一半的作品，彷彿
每個字句都在表達新娘對家鄉與親情的依依不捨。

冀觀眾領悟粵語魅力
「本來只是想選一些有本地色彩、好聽又動人

的歌，但到最後才發現，這些作品其實都在講成
長、講失去、講離別，講我們這一代人正在經歷的
種種。」 朱振威說。這個無心插柳的巧合，也讓6
月1日的預演多了一層情感──像是在臨行前，先
把這些屬於香港的歌，唱給香港聽。

此次赴美演出，亦是一場語言文化的輸出。對
於將粵語合唱帶到美國觀眾面前，朱振威並不擔心
對方 「聽不懂」 ： 「音樂的情感可以跨越語言，就
像我們聽德文美聲，即使不懂歌詞，也一樣會被打
動。」 他補充道，團隊準備了歌詞翻譯和電子場
刊，幫助觀眾理解內容，但他更在意的是，情感能
否穿透語言抵達人心。 「我相信，他們聽得出粵語
在合唱裏的魅力。」

王倩兒小提琴演奏會饗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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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藝術家」系列：王倩兒小提琴演奏會海報。

▲《去唱自己的歌》音樂
會海報。

◀中大合唱團2022年音樂
會《再唱自己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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